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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蔡襄和他的《脚气帖》

蔡襄须长且美，人称“美髯公”。但说到蔡襄，比

胡子更出名的，是他的书法。蔡襄与苏轼、黄庭坚、

米芾，共称“宋四家”。对于前三位史上少有异议，但

是蔡襄却一直惹得后世学者争论不休。有一些人认

为宋四家中的“蔡”原本应该是蔡京，后人不齿其为

人，所以把蔡京换为蔡襄，并认为蔡襄的艺术成就

在蔡京之上。但蔡襄能入“宋四家”绝不单单是靠人

品。蔡襄是宋代中期书坛最有影响力的书家之一，

其书法五体皆能，其独创的“飞草”个性张扬，酣畅

淋漓。《宋史·蔡襄传》称其：“襄工于书，为当世第

一。”

宋徽宗曾经评论说：“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

锋锐，宋之鲁公也。”盛时泰《苍润轩碑跋》中说：“宋

世称能书者，四家独胜。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

丽，米峭拔，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和同时的士

人书法相比较，苏轼评说他的各种书体云：“行书最

盛，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

又尝出意外飞白，自言有关心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

以为过。”古人评书先评人，蔡襄对颜鲁公人品的肯

定使得蔡襄向颜靠近，取法于颜，对古法的崇尚使得

蔡襄的书法继承大于创新。

从蔡襄的传世行草书手札《脚气帖》可以看出他

在书法上的突破与创新。手札是生活中最为普通随

意的书写方式，最容易将艺术与生活相结合。此帖是

蔡襄 49 岁时书，师法晋唐，草中参行，自成一家，恣

意舒展、个性张扬，独特的笔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

视觉效果。此帖反映了自然的意趣和深厚的书法功

力，通篇别开生面，圆浑静穆，落笔自然，中锋运笔，

提按鲜明，笔法精妙，行笔流畅，清秀圆劲之中有遒

美之态，笔笔严谨而富有意趣。既合于魏晋之韵，又

呈现出恬淡的个性，有一种难得的散漫，这既源于蔡

襄独特的审美经验，也是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大胆突

破。这是他在对晋唐书法融会贯通基础上的升华，是

中庸思想影响下书法审美的表现，既注重法度，而又

不失意趣，此帖可谓蔡襄行草书佳作。

《脚气帖》布白宽绰，疏朗有致，字距与行距组合

疏密相间，字势与笔意彼此呼应，神完气足。开篇以

规范的行书落笔，而后写到“不辞北行”却行笔渐快，

透露出作者的殷切心情和身体有所好转后的喜悦之

情。当写到“未忘耳”三字，“耳”字飞白，渐行渐放，节

奏顿挫明显，作者的情绪达到了巅峰，一气呵成、激

动不已，而后又渐渐回到了现实的生活。轻松舒缓、

抑扬顿挫，或亲切自然或热情奔放，无不像一首热烈

的旋律，歌颂着生活的惬意。在宋四家中，蔡襄是最

得魏晋气象的人，他将二王法帖传神地表达在日常

书写中。蔡襄《脚气帖》以草书“达其性情，形其哀

乐”。一个聪明透顶、体察时事、谨于法度的人，一旦

用心笔墨，自然会成果不凡。

蔡襄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书家，为宋代书

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长于学古，谨守门户，蔡襄是

沟通晋人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的桥梁。他在中庸思

想影响下既重视传统，又敢于创新，体现了他“中和”

的人生智慧。 （据《西安晚报》）

《脚气帖》蔡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3万多件玉雕作品，其中有一件被

誉为“玉中之王”，它就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玉雕作品——“大禹

治水图玉山”。

“大禹治水图玉山”雕刻于清乾隆年间，高约224厘米，宽约

96厘米，底座高约60厘米，总重量在5吨以上，该玉山用料为致

密坚硬的青玉。在玉山中部，雕有峻岭叠嶂、悬崖峭壁、遍山洞

穴、花木古松、飞流瀑布，又有云雾升腾至山顶。正面山腰上，指

挥者大禹正在亲自劳作，他与随从用锤打、镐刨、杠杆捶击等方

法，凿石开山使水留下。玉山之上，三五成群的劳动者在山崖上

劳作，共构成十几处场景，全面展示了古代开凿技术。他们有的

拿着锄头开凿山壁，有的拉着车子搬运山石，有的拿着杠杆撬

动巨石，场面紧张热烈，显示出先民们开山治水的信心。玉山顶

部的情形则富有浪漫气息，不仅有奔跑跳跃的麋鹿和猿猴，还

有快要登上巅峰的老者及仆从，在山顶浮云处还有几个雷公模

样的神仙鬼怪正以雷火助力开山爆破。玉山底部配有铜嵌金丝

的山形青褐色铜铸底座，与青白玉的晶莹光泽搭配，更显雍容

华贵、互映生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整个环绕式的玉山场景，

都能看到山壁、花树、劳动者、工具，没有任何累赘之处。玉匠师

随形施技，以写实的“剔地起突”雕琢工艺，采用浮雕、凸雕、深

雕等技法，将题材与玉石料的原有形状巧妙结合，用立雕的方

法表现人物的多种姿态动作，体现出极高的雕刻技巧。

玉山正面中部山石处刻有乾隆帝阴文篆书“五福五代堂古稀

天子宝”玺文。背面上部阴刻乾隆帝长篇题跋《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

图》，其中有御制诗一首，诗中曰：“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

毁”，点明此玉山为“重器”。诗文下部刻篆书“八徵耄念之宝”玺文。

如此大的玉材产自何处？

如此大的玉材产自何处？从玉山上刻御制诗“兹得密勒塔巨

材”一句可知，其原材料开采自我国新疆和阗（今和田）一带的密

勒塔山。“密勒塔山”在玉器史上负有盛名，其在晋代郭璞注《穆

天子传》，及唐代李善注《南都赋》中都有提及，当时称为“密山”。

清时，密勒塔山得到大规模开采，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同时作业。

站在“大禹治水图玉山”前，其庞大的体量令人震撼，据说整块

玉材原重10吨以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如此规模的玉材是如何

跨越千山万水，从新疆运抵京城呢？据清代泾州知州黎谦亭所作

《瓮玉行》诗序云：“于阗大玉三，大者重二万三千余斤，小者亦数千

斤，役人畜挽拽，卒以千计，至哈密有期矣”；乾隆帝在《密勒塔山玉

大禹治水图》跋文中也提道：“采得大玉，由冰而拽运至京师”。据学

者研究，当时为了运输这块巨大的玉料而专门制作了轴长近12

米、装有铜质扶手的特种大型专用车辆，在车辆前行时，车前有多

匹马拉拽，车后有大批民夫扶把推运，逢山凿岩开路、遇水导河架

桥；冬天则在道路上泼水结成冰道，然后在冰面上拖运。就这样，每

天大约走五到八里，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将其从和阗运抵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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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

严峻。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水患的斗争中留下了许

多经验、创造了无数奇迹。清乾隆年间，宫廷以上古

“大禹治水”事迹为蓝本，组织能工巧匠，雕刻出一座

巨大的玉山。此物举世罕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重

器，凝聚着国人对山川无恙、江河安澜的美好祝愿。

历时7年雕刻完成

玉料抵京后，乾隆帝认为如此罕见的大玉应该用

来表现丰功伟绩，于是决定按清宫内府所藏《大禹治

水图》（创作年代不详，至少为元代以前）作为稿本，雕

琢一座高大的玉山。此后，乾隆帝钦定清宫造办处画

工设计画出“大禹治水图”纸样，并由画匠贾全在大玉

上临画，按玉山的正、背、左、右四面共画四张图样，然

后制成蜡样随玉料一起发往扬州进行雕刻。

从京城到扬州有水路可走，因而速度较快，也不

像陆地运输那么麻烦。蜡样和玉料运抵扬州后，由于

当地天气较热可能会导致蜡样融化，所以又申请重

新按图样做成木样运往扬州。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后，两淮盐政所辖的扬州工匠正式开始在玉料上依

照木样大小和纸样所贴深浅尺寸、数目对玉料进行

打取钻心、雕刻光细。

雕刻如此庞大的玉料，难度空前。据学界考证，琢

磨玉山时，为了方便上下、前后、左右同时多人制作，定

要沿玉山周围搭一棚架，棚架上还要有可供上下左右

活动升降的构造。玉山上深进的山洞、镂雕的树木枝干

叶脉等处，均留下许多不同口径的圆形琢痕，可知当时

玉山在制作时除用传统的琢玉铊子外，还有大小口径

的管钻。铊子和管钻除手工转动使用外，都离不开能使

其旋转的器械，并且要用水掺金刚砂来配合。制作这件

大型玉山，除前述的棚架和可以活动的“踏跺”一类设

备外，还要用金刚石特制的刻玉刀雕琢。

乾隆帝亲自筹划了玉山雕琢制作的全过程，工匠

们在凿玉前，要把每一张图纸、每一个纹样先交由皇

帝过目并批示，如不满意就要及时修改，直到敲定。从

清乾隆四十六年玉材抵京算起，直到清乾隆五十二年

玉山雕琢完成，再经水路运回京城，前后共耗费约6

年时间。玉山抵京后，乾隆帝又命造办处如意馆刻玉

匠朱永泰刻字，将御制题跋、诗文、玺文篆刻在玉山背

面，又耗时约一年，总共历时7年方雕刻完成。

勇战水患的不朽丰碑

刻字完成后，玉山拟定了5处放置地点，并画好

地盘纸样5张以供皇帝钦定。最后，乾隆帝选定紫禁

城内乐寿堂安设玉山，并将该处原陈设“西洋水法一

统万年青”换掉。此后，“大禹治水图玉山”便一直陈

列于乐寿堂，至今再未挪动。

乾隆帝对“大禹治水图玉山”非常珍视，他在玉山

跋文中歌颂了大禹治水的功绩，称其“功垂万古德万

古，为鱼谁弗钦仰视”。此外，乾隆帝还详述了玉山制

造的始末，提及“是器致之以万里，攻用十年告蒇事，

博大悠久称观止”。在跋文最后，乾隆帝又点名了制作

玉山的目的：“获此巨珍，以传古王圣迹。非耳目华嚣

之玩可比也……因即免其每岁春贡之玉，着为令典，

以示体恤。后之人思艰图易，抚驭有方，征求勿事，慎

守旅獒之训，以凝承大宝，庶不负予制器垂裕之深衷

耳”，以此告诫后世不要再雕刻类似的玉山了。

综上可知，乾隆帝命人雕刻“大禹治水图玉山”有

着明显的个人意图，但即便如此，该玉山依然是中国工

艺美术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件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凝结了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其雕琢技艺更是达

到了玉器制作的顶峰。玉山上，以大禹为代表的治水先

驱不屈不挠、勇战水患，这座气势磅礴的艺术品由此成

为中国人战天斗地的不朽丰碑。 （据《西安晚报》）


